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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峰回路转的盘山公路，车绕过葱茏
的湘北幕阜山峦，转到半山腰上，一片高大
苍翠的松林映入眼帘。停车下来，拾级而上，
山坡上挺立着一个近 4 米高的石碑，镌刻着

“将军山”红色行楷大字，在晌午的阳光里，格
外雄浑遒劲。放眼山下，蜿蜒的汨水河、矗立
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纵横交错的街道、鳞次栉
比的楼群、隐隐约约的喧闹声，平江县城一眼
望不到边。

“变化真大呀！30 年弹指一挥间，老彭，
还记得吗？我还是 2003 年在平江起义 75 周年
纪念日来到这片红土地采风的。原来的老县
城面积，连现在的五分之一都不到，今非昔
比。”我笑着对湖南省平江县党史办的老彭
说。他向前走了几步，指着城区一个大运动
场的方向道：“瞧，这是投资 100 多亿元的颐
华城，省里的重点建设项目，面积 4000 亩，
能容纳小、初、高近万名学生就读，农民进
城后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正
是做课间操的时间，师生们集合列队，随着
广播里的音乐和口令，扩胸展臂。

我们上了车，摇下窗户，吮吸着天岳幕

阜山国家森林公园天然氧吧的清风，沿着宽
阔的山间公路，过石鼓洞、严家滩大桥，驶
入县城。烟深水阔的汨水河由东向西穿越城
区，婀娜地呈 S 形流淌开来，碧波荡漾，将
县城划出河东与河西两片区域。河西是老城
区，也是主城区，是平江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心，人文荟萃，商贾云集；河东是开发
区，拔地而起的写字楼，大小数千家公司，
林林总总的商场，人流如潮，车水马龙，被
人们称赞为平江的“小浦东”。

我们的车经过三阳大道、简青路，刚到
翠竹路口，老彭喊道：“快停下，看，他就是
我常对你们说的老鲁班！”车前方十几米处，有
位古稀老人蹲在道路涵管施工点边上，两手比
划着和工人们说话，还踩着扶梯下到了坑底。
我们急忙下了车，老彭喊道：“好久不见啊，老
鲁班！您老还是这样硬朗！”他转过身，也认出
了老彭，有些老年斑的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
神。他乐呵呵地说：“哟，笔杆子们来了，你
们可要为我们的城市发展多呐喊助威呀！”

工人师傅扶着老鲁班上来，他拍拍身上的
尘土，指着前面肖家坪几栋即将封顶的高楼

说：“看，又一个安居工程快完工了，从
连云山革命老区迁出的近千家农户，
在城里有他们舒适的新家了。”

老彭望着热火朝天的工地，以敬
佩的口吻告诉我们，老人不仅是红军
的后代，还是一位老城建，正好姓鲁，
大伙儿尊称他为老鲁班，他是多年来
我们城市建设升级换代的见证人。像
他这样的红色后代，在平江县数以万
计，他们继承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在各
条战线上，薪火相传，为城市建设发展
添砖加瓦，无私奉献。

经天岳大道，我们走进平江烈士

陵园，瞻仰了高大的军民英雄雕塑群像，黑
色的大理石上镌刻着两万多位烈士的英名，
我们深深鞠躬，敬献花篮。穿过福寿山汨罗
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迎面而来的是平江起
义纪念馆和平江县红色博物馆，翠柏掩映，
庄严肃穆。1928 年平江起义以来，这座百万
人口大县走出了 66 位将军。95 年前炮声中那
一双双期待的目光，欣慰地看到了现在飞架在
平江新城上的缤纷彩虹；当年硝烟弥漫的汨水
河，如今河畅、水清、堤固、岸绿、景美，平江县
挺进了湖南省县域经济十强。

说着走着，我们来到平江县文化艺术中
心。步入大厅，一幅彩墨长卷 《汨水平江永
留芳》 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工作人员告诉我
们，2011 年，享有“新中国工美设计第一
人”盛誉的平江籍美术大师周令钊，回乡采
风，历经 4 年，创作了这弥足珍贵的佳构，
捐赠给家乡人民。时年 92 岁的周老饱含深情
地说：“绿色平江、红色平江、金色平江，是
我多彩的家乡啊！”

从空中鸟瞰县域地图，仿佛一只展翅飞
翔的大鹏。“十四五”时期，平江确立了建设

“一城四区”的新发展定位，“一城”，即利用
平江处于湘鄂赣三省省会辐射的区位优势和

“一园两区”的布局优势，打造融合新城；“四
区”，即创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全国乡村
振兴样板区、全域旅游引领区、中部地区区
域融合发展创新区。

告别县城，我们乘坐汨水河漂流，抵达石
牛寨国家地质公园，登上全透明高空玻璃
桥。桥全长 300多米，横跨凤凰大峡谷，凌空
飞架，气贯长虹，游客如织。一阵歌声伴着白
云飘来，是讲述平江起义的电影《风暴》主题
曲《送别》，歌声萦绕，蓝天白云，翠峰涛
涌，温暖着中国诗词之乡。

将军山下将军城
杨志宏

在江苏大纵湖一个不冷不热的月
夜 里 ， 我 身 在 透 明 的 白 月 光 下 的 情
形，依然铭刻在我脑海里。那个照亮
湖上、照亮村庄幽静小巷的月光，使
我沉醉。那一刻，我站在小街中心一
角水泥电线杆旁，呆呆地看着月光照射
下地面上朦胧的电线杆影子，恍惚间，
我沿着那斑驳的大路，一脚一脚地踩着
向前奔去，连同我的影子一路向前移
动，但我永远够不到自己的影子，小
巷那头谁家的狗欢快的叫声，似乎也
和我一样沉浸在白月光下，享受现世
安稳。

孩子们大都生活在乡村，没有楼
梯可爬，田野上多的是树，树上有桑
葚可吃，树上有梨果可摘，徒手爬树
是农村孩子必备的本领，特别是在男
孩之间，谁爬树爬得快、爬得高，实
在是一件引以为豪的事。

孩 子 们 冲 着 果 树 、 桑 葚 虎 视 眈
眈，虽然大人们防备有加，但伤透脑
筋的主人，还是防不胜防。借着一个
月圆之夜，我和玩伴爬树偷袭半熟梨
果，被发觉后躲在树丛中。邻居二爹

气 不 打 一 处 来 ： 明 儿 树 下 撒 满 碎 玻
璃，看谁再来爬树摘果！

“哪能，玻璃会伤着孩子，泼些粪便
无妨！”一旁二老太说。

那晚，我在月光下亲耳所听，现
在想起二老太的话，仍倍感温暖。第
二天晚上，孩子们顽性不改，几人被
二爹活捉在树上。二爹手拿花叉，大
声吆喝，吓人不轻。当我们手足无措
时，二爹却慌了手脚，放下花叉，借
着 月 光 ， 轻 手 轻 脚 一 个 个 接 我 们 下
树。一友不小心从树上跌下，二爹忙
扶起，看一个个无碍，这才复又大喝
起来。我们像一只只欢快的鸟，纷纷
散没在月光明亮的小巷深处。二爹，
二老太，心慈目善的老人啊，想到他
们，我永远心存感激。

清澈的湖水、村庄上的白月光，
一直以来都深深打动着我，温暖着我，
照亮着我。当一切已成过往，我还是相
信，月光下半明半暗的村庄，永远投射
在我的记忆里，赶不走，冲不散，哪
怕村庄已夷为平地，月亮还在，月光
还在。

大纵湖上白月光
王迎春

前些日子网络上在传看老画家黄
永玉设计的 2023 癸卯年生肖兔邮票。
我想起我先生年年都买几大版加拿大
发行的生肖邮票，国内的生肖邮票也
集了好些，于是翻出集邮本，想把历
年 兔 年 邮 票 找 出 来 好 好 观 摩 比 较 一
下。打开第一页，首先映入眼帘的却
是 1980 年也是由黄永玉先生设计的一
枚生肖邮票——庚申年生肖猴邮票。

这几枚插在玻璃纸下若隐若现的
猴票，就像一张网，把我们逐渐淡忘
的与集邮有关的往事从记忆深处一点
一点地打捞上来。

最先浮上脑海的是我先生少年时
代的集邮经历。在他初中时，班上有
个家境优越的华侨富二代同学，经常
拿着一套套崭新的邮票和集邮册到班
上 给 同 学 观 看 ， 虽 然 不 无 炫 耀 的 意
思，但也给大家普及了很多集邮常识。

那时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两张
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 20 周年的纪念邮
票，一张 8 分钱，一张一毛钱。在那位
同学的鼓动下，他用口袋里仅有的两
毛 钱 买 了 一 套 ， 从 此 开 始 了 集 邮 爱
好。最初他从家里亲戚寄信贴的邮票
收集起，但那毕竟有限，想买邮票又
囊中羞涩，他就捡废铜烂铁或牙膏皮
卖给废品收购站，每每卖得几分一毛
钱，就立刻去换成邮票。他的绝大多
数邮票都是几分钱面值的盖销票 （盖
过章的邮票），记忆中最贵的一张新票
是两毛钱面值。

收集到一定数量的邮票后，他就
自己动手做集邮册。先把商店小卖部
扔的包装纸盒捡来，切割成整齐的纸
板装订成册，再用小刀仿照正规集邮
册的样子割出一道一道缝，然后把裁
好的玻璃纸嵌进纸板缝里，这样就可
以把邮票一张一张插进去了。这种纯
手工制作的集邮本他做了好几本。集
邮本里的邮票，虽然都是当年以最少
的钱买下的，却不乏珍品，即使是盖
销票，如果保存到现在，也全都是天
价。可惜在他上大学后，被一个到访
的亲戚长辈全数拿走了。后来随着学
业繁忙，留校工作考研读研教书，他
基本上把集邮爱好抛到九霄云外。

我 本 人 集 邮 属 于 附 庸 风 雅 那 一
类，既没有多少集邮知识，也没舍得
花钱买邮票，只是偶尔看到漂亮的或
有点纪念意义的邮票就有一搭没一搭
地买一些，再买个漂亮的集邮册装起
来充门面。我俩在一起后，也许我的
集邮册唤醒了他小时候集邮的热情，
他把中断了多年的集邮爱好又找了回
来，哪怕到上海考试都不忘抽空去买
套新鲜出炉的邮票，并且把这爱好发
扬光大到国外。

三十多年前他到加拿大留学，有
一天他偶然在黄页本上看到温哥华集
邮协会拍卖邮票的广告，在好奇心的
驱使下，他专门跑去逛了半天。在那
里他买了一大堆各个时代各种面值的
加拿大邮票，虽然只买得起几分钱一
张的邮票，却淘到了几张难得一见的
包括票中票在内的珍贵邮票。尤其惊
喜的是，他居然找到一张英国印制的
清朝宣统元年的邮票。

他的集邮爱好通过这一趟温哥华

集邮协会之行更加激发了出来，从那
以后，他时常光顾车库拍卖或跳蚤市
场的邮票摊子。某天他在跳蚤市场的
一个邮票摊上遇到一个同是集邮发烧
友的华人同胞。那个华人同胞问他有
没有全新的中国 1980 年发行的生肖猴
邮票。我先生说没有。那时我们家确
实只有两张品相不太理想的猴票盖销
票。那个华人同胞恳切地请他让中国
的亲戚帮他买一张，如果能买到，他
愿意出 100加元。

我先生就给他老家的弟弟写信，
请 他 到 集 邮 市 场 看 看 有 没 有 人 卖 猴
票 。 那 时 一 张 猴 票 大 约 卖 25 元 人 民
币。恰好他弟弟有个集邮的同事，刚
得知中国和加拿大即将同步发行一套
一模一样纪念白求恩诞生 100 周年的纪
念邮票，就提出用猴票交换加拿大发
行的白求恩纪念邮票。于是我先生买
了一整套四方联的纪念白求恩邮票跟
他交换了一张猴票。当我先生收到猴
票后，给华人同胞打电话时，没想到
他说猴票现在不那么值钱了。我先生
说既然不值钱，你收藏了也没太大意
义，我就自己留着吧。于是我们就这
样歪打正着地拥有了第一张崭新的庚
申年生肖猴邮票。

后来我们陆续帮几个国内的熟人
用美元交考托福的报名费，他们都说
等出国后给我们带东西或寄美元还我
们，我们说没关系不用放在心上。但
有一个老师特别认真，一定要托人带
物品到加拿大送给我们。我先生说，
既然老师非要还我们，不如再买一张
猴票夹在信封里寄来，既简单又省事。

那时候每张猴票大约 50 到 55 元人
民币。于是老师一下子买了两张猴票
寄来。这让我们一共拥有了 3 张崭新的
猴票。据说现在每张猴票的价格在 1 万
元人民币左右。老话说物以稀为贵。
这枚猴票之所以价钱不菲，主要是因
为当时发行量太少，总共才印了 500 万
枚，扣掉损坏撕坏的，实际发行不到
430 万枚。再加上当时人们的集邮兴趣
还不太浓厚，直到第二套、第三套生
肖邮票相继推出，人们才意识到拥有
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生肖
邮票是一件多么有纪念意义的事，于
是纷纷回头去寻找第一枚猴票，就这
样，猴票的价格一涨再涨。

我看着眼前的格桑花，心中滋生出一种
奇特的感觉。

这里是客厅南端的阳台。一个水槽形状
的长方体花盆，紧靠整面的落地玻璃窗摆放
着，几十株一尺多高的格桑花，挨挨挤挤地
长在里面。纤弱的茎秆，嫩绿的细叶，托举
出顶梢处精致的花朵。花朵有八片花瓣，有
白色、紫色、浅粉色、深粉色，还有酒红
色。被花瓣环绕包裹着的黄色花蕊，像一个
小小的绒球。

去年一个深秋的日子，我在官厅水库旁的
一片开阔的草地上，采摘到了它们的种子。那
天风很大，海棠树、柿子树、蒙古栎树金黄色
或者褐色的叶子，被风撕扯下来，又在地面上
归拢成一堆堆。抬头眺望，不远处清澈碧蓝的
水面卷起了波涛，浩浩荡荡向眼前涌来。

更早一些时候，在盛夏季节，我在这里
第一次看到它们。一大片格桑花丛，沿着草
地的边缘迤逦排列，蓬勃茂盛，颇有气势，
茎秆最高有两米多，风拂过时，它们晃动的
姿态仿佛在舞蹈，又仿佛在无声地呼喊。在
炽烈的夏日阳光下，成千上万朵花恣肆地开
放，众多的色彩交织错杂，荡漾闪烁。望着
它们，一种新鲜奇特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
瞬间置身于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

我知道这种感觉的由来。它源自一些片
段零散的印象，一些听到或想到下列事物时
产生的联想：西藏高原无边的寥廓，高远的
天空上飘浮着大朵云彩；蜿蜒起伏的高速公
路向着天际伸展，它因为一首名为 《天路》
的歌曲而广为人知，高亢嘹亮的歌声仿佛打
着旋儿升到高空，去触摸雪白的云朵；还有
在蓝天下草原上的舞蹈，或单人或多人，舞
姿或舒展或奔放……这些体验都是在日常熟
悉的生活之外。

这一处采摘种子的环境场所，也具备其
中的某些成分，像明亮的阳光、碧蓝的天
空、开阔的视野等。虽然它距我生活的大城市
只有一百多公里，但此处自平原向高原过渡的
地势，格外强劲的风力，使得它在心理上造成
的差异感，要明显大过实际的空间距离。

采摘时毛剌剌的扎手的感觉，现在还能
回忆起来。揪下已经开始干枯的种荚时，外表
的茸毛被手指肚捻成了碎屑，飘洒进花秆丛
中。把荚壳捏碎，露出一粒粒细长的黑紫色种
子，很像是极其微小的虫蛹。回到城里后，找
出一个闲置很久的花盆，装满土，拌进一点花
肥，捏一撮种子埋在里面，再浇上一遍水，放在
阳台上。我做这件事时的心情，仿佛一个孩子
在做游戏。

接下来就把它忘记了，该是因为本来没
有指望什么。大约过了一周左右，目光不经
意间扫过花盆时，感觉似乎有一点异样，在
几乎已经干涸了的表土上，有几点针尖一样
的绿色。弯腰低头去看，确定正是撒下的格
桑花种子发出的新芽。心中骤然有一阵愉快
的悸动，欢喜中夹带了一丝意外，似乎眼前
这一幕并不真实。没有想到，在千万人口的

大都市中，在离开地面几十米的高楼上，在
与它们平时的生存环境迥异的地方，这种原
本属于高原地带的植物，居然破土而出了。

但我很快又意识到这种感受中有一些偏
颇。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种子的使
命就是发芽，有了合适的土壤、阳光、水分
和养料，萌发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自然
不过。没有什么理由规定它只能在某一处地
方生存。就像一个人去异域他乡打拼，只要
适应环境，也能够过得很好。

接下来，我看到新芽一点点长高，长出
茎秆，抽出叶丝，不断地开枝散叶，逐渐长
成一片葱郁茂密的丛林，有一尺多高。茎秆
的顶端，也开始长出一颗颗花苞，日渐饱
满，直到有一天，开出第一朵金黄色的花。
然后骤然提速了，短短几天中就开出了一大
片，足有数十朵。我记录了一下，从发芽到
开花，大约一个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稀疏到茂密，花盆的方寸之地中，呈现出
一个小小的奇迹。

这种花卉毕竟是属于较为罕见的种类，
因此最初瞥见它发芽时的那种讶异感，一直
持续到如今的花开之日。推究起来，该是因
为在理念的深处，它是属于另外空间的。距
离感给事物增添了一缕诗意。

在那个空间里，花儿经常是重要的角
色，成为许多画家描绘的对象。有名的像梵
高的向日葵和鸢尾花，还有莫奈的荷花，线
条和色彩中寄托了心情，赋予了寓意。

回到眼前的格桑花。在藏语中，格桑花
寓意幸福和美好，有不少歌曲以它命名，我
印象最深的是一首 《你是我的格桑花》，也是
关于爱情的咏唱：“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
化/我就等不及要出发/在你离开前我要去采
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不能陪你去到海角
天涯/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歌词里有

怅惘忧伤，有不甘和无奈。好音多哀伤，生
命中的欠缺、丧失和破碎，为艺术增添了深
度和感染力。

给花盆里浇一次水，几颗水珠溅落在叶
子上，悬垂欲坠，茎秆也给压得歪斜了。格
桑花的生境是昊天旷野，阳光照射，大风涤
荡，在逼仄局促的阳台一隅，并不适合它。
我因此想到了晚清龚自珍的名篇 《病梅馆
记》，但又觉得不能简单类比。那些梅树欹曲
怪异的形状，是人为的砍斫削删导致，为了
迎合某种病态的审美趣味。但在这里，格桑
花的本性并没有受到扭曲，毋宁说它是在环
境的局限中努力发挥生命的潜能。

唐代诗人韩愈曾经在院子中以盆为池，
种植了莲藕等，并赋诗数首。其中两首是这
样写的：“莫道盆池作不成，藕稍初种已齐生。
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池光天影
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数瓶。且待夜深明月去，
试看涵泳几多星。”雨点落在荷叶上，发出富
有韵律的声音，深夜星光投影在水面上，若
隐若现。尽管它只是缩微了的景观，但仍然
能够带来一些真切的大自然的气息。

那么，看着阳台花盆里的格桑花努力挺
直腰身，追逐阳光，绽放出鲜艳的花朵，我
也就不难想象那种空旷辽阔的风景，那种在
大地上飘荡弥漫的诗意。在都市钢筋水泥的
森林中，这些纤细柔弱的草本植物，是一缕
灵动的气息，是一条看不见的通道，在无形
中完成了一种启发，一次接引。

在这种散漫无羁的玄想中，今年的第一
场雪终于降临了。阳台外面，雪花飘飘洒
洒，时常有几片斜着飞过来，贴在玻璃窗
上，片刻就融化了。有窗外迷蒙混沌的一片
白色作为背景，格桑花被映衬得愈发碧绿鲜
嫩，纤细挺拔的茎秆上，一朵朵小花宁静柔
美，如梦如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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